
最美的守候
◎陈顾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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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达的冬和
◎苏子龙

豁达，是指一个人的性格开朗、大
气。与豁达的人相处，总有一种如沐
春风、阳光向上的愉悦心情。我的挚
友鲍冬和就是一个性格豁达的人。相
信所有和他相处交往过的朋友都会这
样评价他。

冬和原是南通市总工会的宣传干
部，主编过《南通工人报》、《南通工人》
杂志，后任全国总工会主办的《工人日
报》记者，直到退休。退休后，他仍笔耕
不辍，继续为市文化宫主编《南通职工文
化报》。他还是一名业余作者，喜欢写点
散文诗、散文、报告文学之类的文章。

照理说，一个长期当过记者、编辑，
又是业余作者的“文人”，性格应该是文
质彬彬、温文尔雅才是，冬和却不然。

比如他和《江苏工人报》南通记者
站站长陶家伦，两人可以说不是兄弟
胜似兄弟。当年是老陶推荐冬和从南
通大生外贸进出口公司调到市总工会
的。家伦经常表扬他是“透明的人”。
冬和为了“感恩”，公开场合就叫老陶

“师父”。但他不是毕恭毕敬地叫，而是
学着电视剧《西游记》里孙悟空怪腔怪
调地叫“师父”，还常常接着说：“我好
的方面是自学成才，坏的方面都是师
父教的。”惹得大家禁不住哄堂大笑。

冬和曾在河南、大连当过兵，他就
经常学着用河南话的腔调说几句普通
百姓的乡俚俗语：“咦，恁弄啥呐？”

“咦，中啊！可美着呐！”说得惟妙惟
肖，引得众人捧腹大笑。有时，他还唱
上几句荒腔走板的河南豫剧《朝阳沟》
选段。他还喜欢唱“妈妈的泪在流”

“黑黑的嫂子”“喝一壶老酒”等等，虽
然声音有点像公牛在“嚎”（他属牛），
但却声情并茂。他唱“大海航行靠舵
手”时，一边唱一边跳，举手投足酷似
当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宣传员
在表演“忠字舞”。他还会唱几句通
剧，最得意的是听了他师父老陶的“馊
主意”，把歌词中的“结了婚，就养小
人”，改成了“未曾结婚就养小人，革命
自有后来人”，还唱得一本正经，字正
腔圆，经常博得满堂喝彩。但据他说，
他是跟《南通日报》原副总编赵劲夫学
的，后来听说赵是跟《江海晚报》黄俊
生学的。最终冬和跟南通著名的民俗
专家王宇明学到了通剧的“真谛”。

冬和的大气也是为朋友们所称道
的。他的家境并不富裕，却经常解囊
请客。每当有朋友从外地回通，他总
要邀集一帮人为其“接风”。外地部队
的战友到南通聚会，吃住行都是他一
人为主负责。外地战友聚会，不管是
在南通，还是在上海、武汉、北京、大
连、烟台、青岛等地，只要有邀请，他都
赶去，一次不落。我曾问他，你在部队
担任什么职务？他面无愧色地说：“我
当过团部电影放映员，也曾在师部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灯光、布景、舞
美、音响等工作，但始终是大兵一个。
退役时，已超过8年，是志愿兵了，但
还是兵，待遇嘛，括弧——享受副班级
待遇。”每每此时，朋友们都为他的自
嘲笑得前仰后合。但去年他写的一篇
畅叙战友情谊的散文，《半个世纪战友
情》发表在《江海晚报》上，感动了许多
人。今年12月4日，他还为《江海晚
报》“共和国同龄人”征文活动写了一
篇《军旅情怀伴我行》，文末写道：“军
旅情怀伴我行，幸与祖国同命运；莫道
桑榆近黄昏，老牛奋蹄永不停！”

冬和的豁达还表现在遇到困难
时，能够处变不惊，淡然对待。我曾听
说过，他在入伍第二年，部队就准备发
展他入党，但在“政审”时却因在1949
年前就参加了革命的一个亲戚，在“文
革”中被批斗过而一再延误。后来他
虽然最终入了党，但已超过了提干的
年龄，还失去了一次由部队推荐直接
上大学的机会。尽管如此，他却毫不
在意，仍然兢兢业业，认真工作，即使
达到了义务兵役期限，部队首长也舍
不得让他复员，直到超过了8年，他已
结婚生子，才批准他退役回乡。为了
弥补当年的大学梦，退伍后，他在天生
港电厂工作期间，考取了南通市工人
业余大学中文班。白天上班，晚上上
课，风雨无阻，四年苦读，方取得国家
认可的大专文凭。后来，由于撰写发
表了不少政工论文，还被评为高级政
工师，为他从事业余文学创作奠定了
扎实的基础。

众所周知，冬和待人真诚，胸无城
府，对人从不设防，却也因此被人放过

“倒钩”。20世纪90年代初，商品经
济大潮汹涌，他在大生外贸进出口公
司耳濡目染，也有了点商品意识。在
总工会办报初期，他为了替报社增加
收入，也曾跟风办了一家小公司，谁知
被一名相识不久的“朋友”骗了，那人
欠了一屁股债后，玩起了人间蒸发。
冬和担心影响单位声誉，只好向亲戚
朋友东挪西借，独自填补了5万多元
的窟窿。那个年代，5万多元对于任
何靠工资过日子的人来说，都是一笔
要命的巨款。即便如此，他也只是一
笑了之，自嘲“下海呛了几口水”，还自
我安慰：“只要不出人命，再大的苦难
都能挺过去。”此等豁达胸襟，确实令
人感佩。

冬和性格豁达开朗，语言诙谐幽
默，但他绝不是个“游戏人生”的人。
他今年已是过了古稀之年的老者。在
他人生的旅途中，辛勤笔耕了半个世
纪，为党的新闻和宣传文化事业做了
应有的贡献。

今年是天生港电厂建厂100周
年。前不久，我和几个群里的朋友去
厂里参观学习。在厂史展览馆里，我
们看到从张謇办厂到今天的变化，展
现了“天电人”100年来走过的路程和
创造的辉煌，无不翘指赞叹。

然而，令我们想不到的是，在厂史
展览馆的墙壁上，醒目地标着“艰苦奋
斗，敢打硬仗，遵章守纪，开拓前进”
16个红色方块大字。现任厂领导告
诉我们：这是天生港电厂的“企业精
神”。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鲍冬
和在电厂宣传科担任主持工作的副科
长期间提出来，后经全厂干部职工广泛
讨论，厂党委最终定下来的。如今几十
年过去了，它作为“天电人”的企业精
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的一代代接班人。

我们惊讶了！冬和从没有同我们
提起过呀！当我们伸出大拇指在他面
前晃悠时，他却一改往日的豁达开朗，
连连摇手，变得羞涩起来。

豁达，是一种人生态度，往往在平
凡之中不经意间体现出来；豁达，也是
一种人生境界，往往在关键时刻自然
而然超脱世俗。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豁
达开朗的心境，这种心境会使我们笑
对人生，健康长寿！

我从天边借了一束光
◎夏洁生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古色古香的石板街尽头传来老人
的领诵，随即有些稚嫩的声音跟
诵。寒冬之时，梅花恰开。徐步
迈入书堂里，古朴的气息扑面而
来。红木镂空的窗框，斑驳略显
年代的书橱，墙上一幅幅或小或
大的水墨图，脚边是整齐摆放的
红木长椅。说是书堂，不如说是
书房，毕竟空间不大，学生也只有
我一个。

“来啦？”坐在里头的白头发
动了动，但并未出来迎接我，继
续趴在书案前。这我懂，是老
师的习惯，教我画之前总要先
自己画几幅练手。我走至老师
身旁坐下，望见书堂窗前半株梅
探了进来，再看那宣纸，果然是
那株梅。

老师停笔，给我递上纸笔。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今
儿咱学梅。”我点墨于笔尖，望着
窗内的一株梅愣神，迟迟不知从
何下笔。“梅应先勾其树干，这是
它的骨。”的确，梅美就美在其蜿
蜒的躯干和那点缀得恰到好处的
几抹白。老师说着，粗糙的大手
握住了我的手，行云流水间，笔尖
如游龙，纸上墨迹干练流畅。我
感受到老师掌心的湿热，不用说，
他定已练画练了好几个时辰
了。余光中，老师额间的一抹白

发垂落，似乎与那白梅重合，看着
老师黝黑又布着皱纹的手，忽觉得
她，似梅。

想着几年前，邻居说搬来了个
耍笔杆子的老人家，画得一手好山
水画，以前好像还当过教师，可现
在没有人愿跟她玩什么水墨了。
现在各国文化交汇，日本的动漫、
西方的油画丙烯，样样看上去都比
那水墨新奇有趣，可她就守着水墨
和窗前的那株梅。我曾蹦跶出去
玩时，好奇地进她屋里看过一眼。
就一眼，望上了梅，又望上了画，便
入了迷，当即一声老师脱口而出，
白发猛地回头，看着我只是不住地
点头和笑，眼角亮着泪花，白头花
白似梅。

“老师？”我轻声唤她。“嗯？”
“为何您守着这梅？”“画！”几次问
她，她就只回这一字。但这次我似
乎懂了。画，水墨之画；画，风骨之
画；画，坚守之画。梅里有她，她在
画自己。

外婆说梅是冬天最后的一班
岗，也是最早的一班。它守着初春，
她守着初心；它守着年年，她守着水
墨、守着风骨、守着传统文化。她说
她在等，等更多像我一样被中华传
统艺术所吸引的人。

大寒之时，梅花飘香，悠悠书
房，白发苍苍，最美守候，只待缘意，
为传文化，矢志不渝。

我从天边借了一束光
又把它还给西边的太阳
我用晨露沏了一壶茶
又将它留给清晨的窗
我拾起一片花瓣
又轻轻放在晚风的手上
我摘下一朵白云
又让它轻轻飘向远方
我用蛙声织就梦的衣裳
又将它送给夜晚的月亮
我捧起一泓清泉
又让它流向远方的海洋

我从岁月中借了一段青春

又将它还给时光的长河
我用笔墨勾勒出爱的轮廓
又将它镌刻在心底的角落
我从四季中借了一抹绿意
又将它还给春天的怀抱
我用心弦弹奏出生命的乐章
又将它献给无尽的宇宙

我从天边借了一束光
又把它还给西边的太阳
就这样，我在世间行走
借用一切，又归还一切
只留下一颗感恩的心
和一路走来的风景


